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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郑

艳艳

2024 年岁尾时，我在电脑上浏览了一下，
我这个银发人，居然写出了大小文章 31篇，既
有在正式报刊上发表的，也有各种自媒体上发
表的，31篇啊！一激动，我写下一首七绝：

电脑手机随我身，一窗艳艳自无尘。
韵香浸染飘天外，脉脉文辞总是春。
发到朋友圈后，中华诗词学会奠基人之一

的梁东老先生立即给我写来一首五绝：
元旦

疾风知劲草，寒岁有青松。
十亿金蛇舞，朝霞又一峰。

九十有三的梁老，用“朝霞又一峰”鼓励我
蓬勃开启新的一年。我想起了 2024年开启时，
他给我写的一句话：小云是卿云，龙年是诗年。

他教给我如何辞旧迎新。
2025 年伊始，我的散文《大爱》发表在《黄

河》杂志 2025年第 1期；我的一组 22首诗词作
品发表在《中国金融文学》2025 年第 1 期；《太
原日报》2 月 4 日，发表我的小文《大家族的团
圆年》；2 月 26 日，《太原日报》又发表我一篇
《开往春天的太原地铁 1号线》。

2025 年，我开了一个好头。我的散文集
《晓云微语》也在春日里问世，著名作家孙涛为
我 写 序 言《花 蕾 枝 枝 似 去 年》，此 文 发 表 于
2025年 4月 29日的《太原日报》。

我对 2025 年有一个新的认知，首先，这一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80 周年，这是个重大主题，我的写作必须
紧扣；其次，太原市的市政建设天天都有新变
化，我这个老太原，必须时刻关注，随时写出感
觉来；最后，我生活在一个浓郁的文化氛围内，
身边的人、身边的事，能写完吗？只能是写完一
茬又一茬，写不成大部头，就以随笔为主打。

写任何成篇的文字，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首先我具备的就是激情，《大爱》是我婆婆的本
名，但生活中的她，又给了我无尽的大爱，早就

想写写她老人家了，根本不需要罗列提纲，生
活中的点点滴滴，想起来，就暖暖的。这世间，写
自己亲娘的要多一些，生身的情感是抑制不住
的，可是，婆媳之间，能处成我们这样的，不多。
文章写成后，我先发给婆婆带大的几个孙辈，他
们都嫌我写得太短，还想跟着文字再哭一阵。

一篇好的作品，首先要感动自己和自己身
边的人，才能感动读者，文章才会被采用，《大
爱》被众多读者认可。

2024 年，新改建的迎泽大街开通后，我完
全忘记年龄，急切地从太原火车站一直徒步到
省人大，坐三站公交到迎泽大桥西桥头后，再
步行回到省人大，为的是一寸一寸丈量脚下这
片土地上的闪光点，写下了《老太原新游迎泽
大 街》，发 表 在 2024 年 9 月 18 日 的《太 原 日
报》。2025 年太原地铁 1 号线通车那天，我又
不顾年老体弱，坐上了首发地铁 1 号线，直达
武宿站，再一路坐回到河龙湾，一站一站感受
太原高速发展的节奏，当天写下了《开往春天
的太原地铁 1号线》。

我这个老太原的幸福感洋溢在此文的字
里行间。

我的父母亲都是抗日老战士，他们在战争
年代的故事，我常写常有新的感觉。由山西省
高级人民法院主办、晋中市人民法院承办的山
西抗日根据地司法档案文献选展，以及祁县人
民法院法治文化展馆都给我父亲以重要的版
块，我写了《英雄后人的相聚》发表在 2025 年
8月 6日《太原日报》；写出长篇散文《革命年代
的伉俪深情》发表在《都市》2025 年第 9 期；写
了《残院里的木瓜树》发表在 2025年 9月 17日
《太原日报》；写了散文《重温父亲的抗战诗》发
表在《火花》2025 年第 9 期；我父亲与人民作
家冈夫（王玉堂）有高山流水般的交往，我与冈
夫之子王稚纯又续前辈之友情，写出了《前辈
诗文在 后人笔砚从》，发表在 2025 年 6 月 25

日的《太原日报》。
我有探索历史的偏好，《太原日报》的“双

塔”版是怎样创刊的？在报社编辑肖静娴的帮
助下，从图书馆查到史料，恰又偶遇当年的当事
人赵望进先生，促使我写成《“双塔”是这样诞生
的》，这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大事，此文发表在
2025年 10月 13日的《太原日报》上。

2025 年在《太原日报》上还发表过不少随
笔，比如《忘年之谊》《书架与书》《手稿的温度》
《同一首歌 唱响百年》《遇见慕白》等，《太原日
报》给足了我空间，每篇文章发表前，都由公众
号“锦绣文丛”发出，并且，将我近年的文章都
做链接附后，有兴趣的文友可以随时点击，随
时重温。对此，我特别感谢。

我还乐意给文友写点评论，2025 年为桃
园诗社的诗集《桃园雅风》写序言《满园香气我
先痴》，为诗友李玉莲的诗集《半亩荷风》写评
论《邂逅〈半亩荷风〉》，为家乡作者郭玉恩的诗
集《晚霞梦语》写评论《以诗为镜，映照绮丽晚
霞》，为金融作家乐华丽的散文集《忘路之远
近》写评论《我能进入这个全新的境界吗？》，为
诗友李宛琼的诗集写评论《一帘诗梦入春草》，
为金融文友杨满沧的散文集《风雅河之南》写
评论《深藏故事的水之湄》等。

除了写作散文，我还没有放松诗词创作，
都是随时有感而写。也是在 2025 年，我跟随
山西诗词学会填词大学堂，完成了为期三年的
填 词 大 练 笔 ，共 154 个 词 牌 ，154 首 词 ，从 小
令，到中调，到长调，难度逐渐增大，但我坚持
下来了。我在词海里荡漾了，也收获了。

又该辞旧迎新了，我写一首七律以感怀：
岁杪感怀

星霜轮转又经年，醉向屏前览叠篇。
从未清闲空度日，何妨岁月逝如烟。
寻常灵感情思涌，几卷诗文逸味鲜。
盘点回眸多快意，老来润笔总关缘。

我 的 妈 妈 是 一 名 环 卫 工
人，别人都说，她是太原的城
市美容师。 2025 年的日历一
页页撕完，回头看看，这一整
年，妈妈的脚印就印在街头巷
尾 的 每 一 寸 土 地 上 ，平 平 淡
淡，却又沉甸甸的。

妈妈的一天，是从凌晨 4

点 30 分开始的。当我和孩子
还窝在暖和的被窝里，窗外的
天还是墨沉沉的一片，我家的
防 盗 门 就 会 发 出 一 声 轻 轻 的

“咔嗒”声。她总是怕吵醒我
们，穿衣服、拿扫帚的动作都放
得极轻。早餐是前一晚就准备
好的，一碗小米粥，一碟自家腌
的咸菜，她站在厨房的灶台边，
三两口就吃完了，然后抓起挂
在门后的橙红色工作服，一头
扎进外面的夜色里。

妈 妈 做“ 城 市 美 容 师 ”的
第 一 年 ，我 总 被 那 声 轻 响 惊
醒 ，看 着 窗 外 浓 得 化 不 开 的
黑，听着楼道里渐渐远去的脚
步声，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
似的疼。那时候我想着，多一
个人多一份力，哪怕只是帮妈
妈 拎 拎 垃 圾 袋 也 好 。 于 是 连
着好几天，我都跟着妈妈一起
起 床 。 凌 晨 4 点 多 的 太 原 街
头，静悄悄的，只有路灯还亮
着昏黄的光，连汾河边的柳树
都 还 在 睡 梦 里 。 我 拎 着 垃 圾
袋跟在妈妈身后，看她挥舞着
扫帚，“唰啦唰啦”的声音在寂
静的街道上格外清晰。

可 这 样 的 日 子 没 坚 持 几
天，我就撑不住了。每天跟着妈妈扫到清晨 6点，就得匆
匆赶回家给孩子做早饭，煎鸡蛋、热牛奶、蒸包子，忙得脚
不沾地。等把孩子叫醒、照顾他吃完早饭，再风风火火地
送他去学校，然后一路小跑赶去单位上班，整个上午都昏
昏沉沉的，眼皮直打架，连开会都忍不住走神。妈妈看出
了我的疲惫，那天晚上，她特意把我的厚外套叠好放在床
头，叹了口气说：“闺女，周一到周五就别跟着我了，你要
送孩子上学还要上班，身子骨扛不住。我一个人干惯了，
这点活儿不算啥。”我看着妈妈眼角的皱纹，鼻头一酸，想
说些什么，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

周末不用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我还是会雷打不动地
跟着妈妈去扫街。她拗不过我，只好让我拎着垃圾袋跟
在身后，却总把最轻松的活儿留给我：“你就在边上捡
捡烟头纸屑就行，重活别碰”。春日的太原多风，杨絮
柳絮漫天飘飞，像下了一场雪。这些轻飘飘的小东西最
是 难 缠 ，刚 扫 成 一 堆 ，一 阵 风 过 来 ，又 散 得 到 处 都 是 。
妈妈就追着它们跑，一条街来来回回扫好几遍。白絮沾
在 她 的 头 发 上 、眉 毛 上 ，回 到 家 的 时 候 ，活 像 个“ 白 头
翁”。她总笑着说，这是春天给她的“雪花”。那时候，
街边的迎春花悄悄开了，嫩黄的花瓣沾着露水，妈妈扫
到花树下，总会放慢动作，生怕碰落了那一点点春意。
赶上周末我跟着去，她就叮嘱我离远些：“别让飞絮钻你
鼻子里，呛得难受。”

夏日的清晨透着点微凉，正是清扫的好时候，等太阳
爬得老高，妈妈早就收工回家了。她常说，早起干活凉
快，还不耽误白天的事儿。清晨的风带着汾河的湿润气
息，扫过干净的路面，能闻到街边槐树的清香。遇上突降
的雷阵雨，妈妈从不会急着躲雨，反而会趁着雨势，用扫
帚把街面的泥沙、落叶往排水口赶，雨水混着垃圾顺着水
流淌进下水道，能省不少力气。可雨水打湿了她的衣服，
顺着发梢往下滴，回到家时，她的衣裤早就湿透了，却还
笑着说：“这下省得洒水车来了，街面也干净。”有一回雨
下得急，我撑着伞去接她，远远看见她站在积水边，一下
下疏通着堵塞的排水口箅子，橙色的身影在雨幕里格外
醒目。我跑过去想帮她，她却把我往外推：“快回去，雨里
站久了容易感冒，我再清几个箅子就走。”我看着她弓着
背忙碌的样子，眼眶又热了。

秋日的太原，满街都是金黄的落叶，踩上去沙沙响。
这是妈妈一年里最忙的时节，落叶像赶趟儿似地往下掉，
她从街头扫到街尾，刚扫干净的路面，转眼又铺上一层。
我一有空就去帮她，两个人一人一把扫帚，配合着把落叶
堆成小山。妈妈的速度总比我快，扫到一半就停下来等
我，笑着说：“还是我闺女能干，就是别累着。”可没过多
久，她又催我回去：“太阳快出来了，你赶紧回家，别晒
着。”我们扫过的街道，落叶被堆成整齐的小堆。路过的
晨练大爷笑着跟妈妈打招呼：“张师傅，又带着闺女做好
事呐！这街让你们娘俩扫得真是干净！”妈妈笑得合不拢
嘴，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这一年里，妈妈的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那是常年
握扫帚留下的印记；她的皮肤被晒得黝黑，眼角的皱纹也
深了些。可她每次下班回家，脸上总带着笑，跟我念叨今
天街上遇到的趣事：谁家的小狗跟着她走了半条街，哪个
小朋友路过时跟她说了声“阿姨辛苦了”，又或是哪条街
的垃圾桶换了新的。她说起这些的时候，眼睛亮晶晶的，
好像手里的扫帚不是负担，而是一件宝贝。

别人总说，环卫工人的工作又脏又累，没什么出息。
可我知道，妈妈扫过的街道，是太原最干净的脸庞；她弯
腰的身影，是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她用一把扫帚，扫走
了尘埃，扫来了整洁；她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坚守，擦
亮了太原的晨光与暮色。她扫过的不只是街道，更是我
们一家人的日子，是这座城市的温度。

2025 年的最后一个周末，我给妈妈带回来一个奶油
蛋糕。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品尝这丝丝甜蜜。

新的一年就要来了，妈妈说，她还会继续做城市美容
师，继续扫下去。扫过春天的柳絮，扫过夏天的晨露，扫
过秋天的落叶，扫过冬天的寒霜。她是我的妈妈，是太原
的城市“美容师”，她的一年，平凡，却又闪耀着光。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2025 我 与 文 字 并 肩 而 行
刘小云

年 末的暖阳透过窗户，洒在客厅的茶几
上。我把三张录取通知书摆在一起——那是
我和丈夫的非全日制博士录取通知书，还有儿
子的太原市外国语学校入学通知书。看着这
三张纸，忽然觉得，多半年的披星戴月，都化作
了满心的踏实与欢喜。

我和丈夫是太原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在
这个人才济济的地方，学历就像一道无形的门
槛。医院里的晋升政策写明，博士学历是硬性
要求，好在有非全日制的招生名额，让我们能
兼顾工作与学习。一日，我们俩正围着厨房的
灶 台 做 饭 ，儿 子 趴 在 桌 边 写 作 业 ，我 俩 聊 着
职业规划，聊着聊着相互对视一眼，我们都从
对方眼里看到了决心：考，一起考。

那时候，儿子即将面临小升初，太原市外
国语学校是他的目标。小家伙攥着拳头跟我
们说：“爸妈，你们考博士，我考‘一外’，咱们
仨一起加油！”一句话，把我们一家三口的目
标紧紧拴在了一起。从此，我们家的灯，总是
小区里亮得早、熄得晚的那一盏。

每天清晨 6 点，闹钟准时响起。我和丈夫
先起床，轻手轻脚地洗漱、做早餐，生怕吵醒
还在熟睡的儿子。餐桌上，摆着温热的牛奶和
包 子 ，我 们 俩 一 边 啃 着 包 子 ，一 边 翻 看 专 业
书。等七点半，儿子揉着眼睛起床时，我们已
经背完了一章的知识点。送儿子上学的路上，
我们仨还会互相抽查：我考丈夫解剖学的重
点，丈夫考我药理学的难点，儿子则在一旁背

英语单词，清脆的童声混着我们的讨论声，飘
在太原清晨的风里。

白天在医院上班，忙得脚不沾地，但只要
一得空，我们就会掏出手机，翻看存在里面的
知识点笔记。午休时间，我和丈夫躲在值班室
的角落里，一人捧着一本书，小声讨论着疑难
问题。遇到看不懂的地方，就记在本子上，晚
上回家一起查资料、找文献。我们心里都清
楚，非全日制博士的备考不比全日制轻松，要
在工作之余挤出时间啃下那些理论知识，本就
是一场硬战。

儿子知道“一外”的招生规矩，先摇号再考
试，两轮筛选下来才能拿到录取资格，竞争格
外激烈。每天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就钻进书
房，一刻也不敢松懈。有时候我们熬夜看书，
抬头就能看见儿子房间的灯还亮着。

最难熬的是考前的那段日子。我和丈夫
的博士入学考试在即，儿子的小升初摇号和后
续的选拔考试也步步紧逼。那段时间，我们白
天在医院忙完，晚上回家，客厅里就成了我们
的“战场”。我和丈夫对着电脑查资料、写论
文，儿子则在一旁刷题、练口语。累了，就互
相递一杯热水；困了，就一起趴在桌上眯十分
钟。有好几次，我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书，看
着儿子疲惫的小脸，忍不住红了眼眶。丈夫察
觉到我的情绪，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再坚
持坚持，马上就熬出头了。”

考试的日子接踵而至。我和丈夫先走进

了 博 士 考 场 ，坐 在 考 场 上 ，看 着 试 卷 上 的 题
目，那些日日夜夜的苦读仿佛都化作了底气，
笔尖在试卷上沙沙作响，心里满是平静。考完
回到家，儿子扑过来抱着我们：“爸妈，你们肯
定能考上！”没过几天，儿子迎来了小升初的
第一关——摇号。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守在电
脑前，刷新页面的手都带着点抖，当屏幕上跳
出“摇号中签”的字样时，儿子激动得跳了起
来。可高兴劲儿没过多久，他就收起了雀跃，一
头扎进了更紧张的备考中，他知道，真正的考验
还在后面。选拔考试那天，我和丈夫特意请了
假，送他到考场门口。看着他背着书包走进校
门的背影，我和丈夫站在门口，直到那个小小的
身影消失在视线里，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终于，好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先是丈
夫的非全日制博士录取通知书到了，紧接着，
我的也来了。又过了几天，儿子的好消息也
来 了——他顺利通过选拔考试，被太原市外
国语学校正式录取。

一晃小半年过去，年末的阳光晒得人暖洋
洋的。这一年，我们仨就像三条并行的船，各
自划着桨，朝着自己的方向努力。如今，我们
都顺利靠岸，收获了属于自己的那份喜悦。这
喜悦里，藏着我们一家三口的汗水与坚持，藏
着深夜里的灯光与清晨的书声，更藏着一家人
互相扶持、彼此鼓励的温暖。那些曾经熬过的
夜、啃过的书、克服过的难，都成了这一年最
珍贵的印记。

那日，我站在太原南站的出站口，远远望
见大哥领着兄妹五家人，正从闸机那头走来。
83 岁的他，腰板依旧挺直，身后跟着的一大家
子，手里提着大包小裹。刹那间，一股暖流从
运城老家的方向漫过来，漫过了站台的喧嚣。

“走，这次带你们坐地铁回家。”我笑着开
口。老家人虽说都来过太原，可从前这里没有
地铁，他们大多还没体验过。

地铁站里的光线亮得晃眼。服务窗口前，
哥哥姐姐们递身份证的模样，庄重得像是在办
理什么要紧的证件。轮到大哥“刷脸”时，他微
微弯下腰，把脸凑近屏幕，银白的发梢几乎要蹭
到玻璃。“嘀——”一声轻响，闸门应声而开。二
哥还愣在原地，保持着前倾的姿势，直到侄儿轻
轻推他：“爸，门开了呀！”他迈过闸机，又回头望
着缓缓合上的闸门，满脸的不可思议：“它这就
认得我？认得我这张老脸了？还不要票。”“往
后您来太原，它都认得您。”我笑着接话。

于是，在太原南站的地铁闸机前，八位头
发花白的老人轮流把脸凑近屏幕。每一声清
脆的“嘀”响，都伴着一阵惊喜的笑。

地铁进站了，我们一大家子涌进车厢。车
身微震，平稳地启动。

“真在地底下走了？”姐姐望着玻璃门外的
漆黑，轻声问道。高铁站与地铁站本就是无缝
连接，不熟悉的人，确实分不清身在地上还是
地下。

“真的！”我指指头顶，“这会儿咱们头上是
东中环呢。”

大哥忽然瞥见一个熟悉的站名，转过头
来：“许坦东街站！我 60 多年前当兵，就在这
附近。那时候每天赶着马车到北营火车站，给
连队拉煤。那会儿全团只有一两辆汽车，各连
队全靠马车运东西，哪能想到，如今竟能在我
当年当兵时的地底下坐地铁！”

第二天，午后的阳光洒在迎泽桥上，整座桥
都被镀成了金色。哥姐嫂子们扶着汉白玉栏
杆，眺望远方。“这就是迎泽大桥啊，名副其实的
金色大桥！又宽又漂亮！”家人忍不住赞叹。桥
栏上插满了崭新的红旗，在风里猎猎作响。

第三天，我们一大家子去游览植物园。刚
走进温室，一股热浪扑面而来。高大的树冠几
乎触到穹顶，王莲的叶子大得像一张圆桌，各
色奇花争奇斗艳，香蕉沉甸甸地挂满枝头。

“这真的是太原吗？”三哥仰着头，满眼的不
敢置信。四哥没说话，他走到一株旅人蕉旁，慢
慢蹲下身，伸出手指轻轻触碰那阔大的叶片，像
是在触碰一件易碎的宝贝。“热带的东西啊，”他
喃喃自语，“我从前只在电视里见过。”哥姐们纷
纷掏出手机，拍个不停。“得拍下来给老家的人
看看，”他们一边拍一边念叨，“让他们也知道，
咱太原也有这么美丽的地方。”

原计划只游览一个小时，我们却足足待了
三个小时。临走时，大家还在植物园大门口，

拍了一张全家福。
最后一晚，我们在河东小馆的大包间里聚

餐。整个饭店都飘着运城饭菜的香味，格外亲
切。大哥轻轻放下筷子，喧闹的包间瞬间安静
下来。“我说两句，”他的目光缓缓扫过每个人的
脸，“咱们这个岁数，兄妹六家还能聚在一块儿，
不容易啊。在太原的老六最小，也 63岁了。”包
间里静悄悄的，只有窗外的风偶尔掠过。

“这几天，我们看了不少东西。看了地下
飞驰的铁龙，看了桥上飘扬的红旗，看了太原
的双塔，还看了在太原城里扎根的热带雨林植
物，甚至去了一趟五台山。大家玩得都特别高
兴，这正说明了我们兄妹六个家庭，都把这份
手足之情看得重，都用心维护着这份团结。我
心里，实在是欣慰。所以我觉得，这次太原之
行，圆满成功！可我最高兴的，还不止这些，”
他的声音微微发哽：“我最高兴的，是看见咱们
一家人，这股子心气、这份情分，还跟老家院里
那棵老香椿树一样——根，都还扎在同一块土
里。”姐姐低下头，悄悄抹了抹眼角。

十几只杯子碰到一起，发出参差不齐的声
响。那声音，却比世间任何动听的音乐，都要
悦耳。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兄妹们团聚在并州
李养龙

太原地铁

太原植物园的热带植物

城市美容师在清理积雪城市美容师在清理积雪

岁 序 更 替岁 序 更 替 ，，华 章 日 新华 章 日 新 。。
当当 20252025 年 的 最 后 一 缕 阳 光年 的 最 后 一 缕 阳 光
掠过汾河两岸掠过汾河两岸，，我们如期相我们如期相
约约《《太原日报太原日报》“》“作品作品””版版，，翻翻
阅这一年我们的故事阅这一年我们的故事。。

这 些 文 字 里这 些 文 字 里 ，，有 逐 梦 的有 逐 梦 的
披星戴月披星戴月，，有相伴的烟火温有相伴的烟火温
情情，，更藏着太原城的温暖与更藏着太原城的温暖与
你 我 的 成 长你 我 的 成 长 。。 感 恩 每 一 位感 恩 每 一 位
作者以笔凝情作者以笔凝情，，也感谢每一也感谢每一
位读者的温暖相伴位读者的温暖相伴。。

旧 岁 已 展 千 重 锦旧 岁 已 展 千 重 锦 ，，新 年新 年
再 进 百 尺 竿再 进 百 尺 竿 。。 愿 我 们 带 着愿 我 们 带 着
过往的收获与底气过往的收获与底气，，在在 20262026
年 书 写 更 多 精 彩年 书 写 更 多 精 彩 。。 祝 大 家祝 大 家
新岁安康新岁安康，，万事顺意万事顺意！！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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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泽大桥


